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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具体故事的百年流变进行变异研究，不仅能揭示文学流传与接受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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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香传》是韩国古典名著，在韩国文学史上地位显赫。在韩国有专

门研究《春香传》的“春学”，足见其地位与影响。迄今为止，学者们发

现《春香传》版本繁多，大致有韩文版1的《谚文春香传》、小说《广寒楼

记》《烈女春香守节歌》（全州土版）、《狱中花》、汉文版的《水山广寒

楼记》《汉文春香传》、抄本《古本春香传》等。学界普遍认为，最为权威

的版本是全州土版的《烈女春香守节歌》，其保留的故事情节比较完整，艺

术成就最高。2朝鲜学者尹世平在提到《春香传》版本时，认为除了以上版

本，还存在朝文本的京版《春香传》《小春香歌》以及《古本春香传》等。

此外，在新小说泛滥时期还有黄色本的《狱中花》《狱中香》《狱中佳人》

《乌鹊桥》等十几种民间流传的各种手抄本。3我国195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

版的《春香传》就是根据全州土版《烈女春香守节歌》翻译改编的，目前通

行的几种版本大概都是在此版的基础上衍化而成。春香故事作为一种民族记

忆烙印在朝鲜文人心里，我国朝鲜族女作家金仁顺于201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

《春香》正是对春香故事的现代性续写和改编，作者用一种全新的现代性观

念重新解读经典文本，与前文本有着明显的互文关系与较大的文化落差。本

文拟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角度，对其具体故事的百年流变及其跨国变异进行

研究，旨在揭示文学流传与接受的基本规律，力图增强对中韩两国文学与文

化的深度认知。

一、从“春阳”到“春香”：由历史事件到春香故事的形态演变及变异原因

朝鲜族春香故事是由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改编演绎而成，其故事在流

传后世的过程中，情节略有不同。在众多的说法中，韩国学界认为以纯祖时

期赵在三的说法较为可信。4据他在《松南杂识》中记载：“南原府李道会

1　 关于《谚文春香传》，学界有争议，有人认为是韩文版《谚文春香传》，也有认为是汉文版《谚

文春香传》，笔者认为，由于谚文本采取一个汉字一个韩语的形式，因此称为谚解版较为恰当。

2　 参见 尹世平：“关于‘春香传’”，《春香传》，冰蔚、张友鸾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 年，

第 2 页。

3　 参见 尹世平：“关于‘春香传’”，《春香传》，冰蔚、张友鸾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 年，

第 2 页。

4　 参见 韦旭昇：《韩国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3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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眄童妓春阳，后为李道令守节，新使卓宗立杀之。好事者哀之，演其义为打

令，以雪春阳之冤，彰春阳之节”（韦旭昇  326）。这里的春阳1，即是后

来在不断演绎的故事文本中的春香。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到，作为真实事件的

“春阳”故事里的春阳，其人物结局无法摆脱死亡的命运。在等级森严的封

建社会，艺妓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权贵官僚将艺妓看作私有财产，对她们

随意迫害。高丽诗人郑袭明的《赠妓》：“百花丛里淡丰容，忽被狂风减却

红。獭髓未能医玉颊，五陵公子恨无穷”（赵云仡影印版），反映的就是封

建等级社会下艺妓的悲惨遭遇。可见，艺妓受到虐待甚至致死的案例在当时

时有发生，甚至是得到主流社会的默许的。但是，在封建社会日益没落，市

民意识逐渐高涨的情况下，春阳作为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妇女得到了下层民

众与一些具有良知的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同情，他们在诗歌中反映她们的悲惨

遭遇，在市井里巷传唱她们的故事，由于内心深深的同情，他们在流传的过

程中对故事情节做了根本性的改变。

盘索里是朝鲜民族富有叙事性的曲艺艺术，在表演中兼具文学性与音乐

性。关于盘索里的最早文献是柳振汉在英祖三十年（1754）所编订的长篇汉

诗晚华本《春香歌》。据说，柳振汉是忠清道的贵族，他在观看了艺人表演

的“盘索里”春香故事后写下了《春香歌》，遂将口传形态的春香故事转化

为具有文字记载的《春香歌》脚本。2因此，盘索里《春香歌》脚本是春香故

事最早的文字形态，其中多有对现实故事的改编。正如我国学者指出：“盘

索里文学题材内容的意象化、理想化，并不是指盘索里文学是远离现实生活

的空中楼阁。恰恰相反，盘索里文学的这种富于理想色彩的生活画面背后，

却蕴藏着韩国民众对苦难生活的真切体验以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

（池水涌  360-361）。盘索里表演的兴盛，对春香故事的流传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从英祖时期编订的《春香歌》到顺祖时期出现盘索里八大名唱，春

香故事随着盘索里的广泛流行而影响深远。到了高宗时期，申在孝把流传下

来的《春香歌》进行整理，纠正了其中的错别字，将作品中较为庸俗与不合

理的部分进行改写，进一步提升了作品的文学性与艺术性。在盘索里的传唱

中，春香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为了适应下层民众的心理需求，说唱

艺人将春香惨死的结局加以改编，添加了被恶吏威逼、殴打、入狱、守节、

被救、团圆的基本情节。从这个意义上讲，春香故事已不是单纯的男女爱情

故事，而是反映平民意识的觉醒、揭示官吏无道、社会黑暗的社会小说。春

香故事由历史上真实的春阳事件演变、变异为盘索里脚本体小说，之后又经

各类文人改编润色开始了纯粹的小说化道路，形成后来的经典小说《春香

传》。

1　 在朝鲜语中，“春阳”和“春香”的发音极为相似，在以后的各种版本流传中“春香”渐

渐成为学界通说。

2　 参见 金东旭：《春香传研究》，首尔：延世大学出版部，1965 年，第 165-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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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什么会出现故事情节的根本变异？从朝鲜族的传统文化与文化

接受心理来看，大概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为在古朝鲜的建国神话檀君

神话中，有一虎一熊同穴而生，常常祈求神灵愿化身为人，后经指点，食大

蒜、燃灵艾，忌二十一天，虎不能忍，熊终化为女身，并于帝释之子桓雄结

合生下檀君王俭的故事。这与《春香传》中春香被救、与化身暗行御吏的李

梦龙团圆、结合生下三男二女，个个聪明伶俐，三子官至一品，春香被封贞

烈夫人，梦龙为吏曹参议和大司丞之职的具体情节相似，都是韩民族在精神

上追求身份提升、行动上追求进步的深层民族文化心理意识的体现。二是受

朝鲜古代小说中的“贞女、烈女”原型都弥之妻故事的影响而形成的贞烈观

念，如《三国史记》列传中的《都弥传》曾记录了发生在百济盖娄王时期的

都弥之妻的故事：都弥之妻美丽而有节操，国王知道后派人诱之，都弥之妻

派婢女侍奉。后见欺于国王，王怀恨挖掉都弥的双眼，继续诱之，妇佯做答

应后逃之流放都弥的江边，与夫羁旅天涯。这些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渐渐地

成为韩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成为民族心理的深层积淀，一旦机会合适便牵制

着韩民族的世风追求。三是市民阶层意识的觉醒，底层人民对权贵的反抗意

识增强，身处底层的人民不愿看到春香惨死的结局，而对其进行了合理的改

编。于是在改编后的《春香传》中，春香在惨遭卞学道殴打时，执行命令的

刑吏也不忍心，悄悄地上前低语：“你要挺着点，有什么法子呢。我打在左

腿，你往右躲，打在右腿，你往左躲”（佚名 75）1。春香在惨遭殴打后，

众妓女一起围上，就连南原镇的老寡妇和年轻妇女也出来了，大家纷纷为她

流泪叹息，连傻大个子落春也跑过来了，把药面喂到她的嘴里，口中说着：

“莫不是咱们南原也要出个能上烈女牌的人了”（佚名 78）。在春香身上，

一方面是精神上追求进步上升，虽然母亲出身艺妓，但自己坚决不愿为妓的

抗争精神；另一方面是与梦龙结合后在道德伦理上严苛的自我约束能力，即

便在遭遇强权压迫命运堪忧的紧迫形势下也誓不屈服。春香的事迹在精神上

得到了韩民族的集体强烈共鸣，因而以致她的故事广为流传。

二、由“口传故事”到“文学文本”：故事定型后文本变异研究

春香故事经过柳振汉、申在孝的加工整理与改编已经跻身为韩国的经典

文学文本，其故事情节也基本固定下来。就这样，历史上的“春阳事件”经

各类盘索里艺人的口头演绎、贵族文人的文字文本定型变异转型为后来我们

看到的《春香传》。故事定型后的《春香传》包含着多个层面的变异，如语

言变异、文本变异、翻译变异等。在跨文化的文学接受中，接受者的传统文

化与民族集体无意识会作为“先见”而产生制约作用，从而导致接受变异。

中韩两国地理位置毗邻，韩国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与影响，《春

香传》中引用了很多汉文诗，其中最著名的一首便是李梦龙在卞学道的竟诗

1　 外文引文均为笔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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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上写的诗：“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

高处怨声高”（冰蔚 张友鸾译  95）。这首诗与我国广州博物馆珍藏的一件

乾隆、嘉庆年间的翰林院侍讲梁同书的《恭录嘉庆七年御制骂廷臣诗》十分

相似，原诗抄录如下：“满朝文武着锦袍，闾阎与朕无分毫；一杯美酒千人

血，数碗肥羹万姓膏。人泪落时天泪落，笑声高处哭声高；牛羊付与豺狼

牧，负尽皇恩为尔曹”（柳应九 5-6）。从时间上看，嘉庆在世时间为1760年
至1820年，而韩国历史上真实的春阳事件发生时间学界公认是在朝鲜纯祖时

期1801年至1834年。由此可见，梦龙的此诗应是韩国贵族在之后改编《春香

传》的过程中新加入的，由此可以推断其诗是对嘉庆诗的借用与转化，属于

文学变异的一种形式。

此外，梦龙端午初见春香及春香荡秋千是《春香传》里的最著名的情

景，也是各个版本着墨最多的地方。以下通过三个译本的对比来阐述共时文

本变异形态及变迁过程：

绿荫千尺，红裳迎风放异彩；长空万里，白云闪电发奇光。“瞻之

在前，忽焉在后。”荡向前时，如盈盈燕子，桃红一点；荡向后时，似

偏偏蝴蝶，粉翼双飘。那里是人间女子挽绳戏弄秋千架，分明是巫山神

女乘云飞舞在阳台。（冰蔚 张友鸾译 10）
在一棵大柳树百尺高的枝子上系了秋千，春香摘下罩纱、紫鞋扔在

短草坪上，大红裙子紧裹身，纤纤手指握住秋千绳，穿着雪白布袜的两

只脚登在了秋千上。

苗条的身子在秋千上匀称地运着劲，身后乌亮的辫子和红甲纱发带

随风舞荡，身前佩在腰间的玉佩什物琅琅作响，紫红的腰带随风飘舞。

（佚名 14）
春香嘴里一边叫着让香丹推秋千，一边曲膝躬身，使秋千前后摆

动。凭借香丹推动之力，秋千悠悠荡起，时而荡向前空，时而荡向后

空，高高飘向天际。衣裙被风掀起，白云间忽而闪现的红色内衣，好像

一面鲜艳的红色旗帜。（柳应九 18）

我们可以看到1956版的春香荡秋千用语典雅优美，通过恰如其分的比喻

将春香荡秋千的迷人姿态描写得引人入胜，同时又用巫山神女来对春香进行

神格处理，读者读来多的是一份爱意与敬意。1991版的春香则多了各类动作

描写，摘下罩纱、扔了紫鞋、握住秋千、运着秋千，读来如活泼洒脱的邻家

少女，多了一份利索与洒脱，少了一份优雅与含蓄。而2006版的春香，随着

社会观念的开放，译文中则出现了“白云间忽而闪现的红色内衣，好像一面

鲜艳的红色旗帜”，在用语上则较为开放大胆。

再看梦龙对春香一见钟情后，房子和梦龙的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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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龙：“真好看啊！”

房子：“你看着真地那么好吗？嘿嘿……那个春香嘛，她妈虽是艺

妓，她心高，有意气，不做艺妓，在家主持家务，她不止会过日子，还

满腹文才，无异于良家闺秀。”

公子听了说：“听你这么说，越发漂亮了。你快去把春香叫来。”

房子一听这话就着了急。

“春香那雪肤华容在南原出了名。那些监使、府使、郡守等了不起

的官老爷都想挑动她，可是都没有做到。她具备了女子的美德，温顺而

礼节分明，加上文才不一般，而且贞操如松竹，可以算是女中君子吧。

只可惜，怕叫她不来”。（佚名 16）

再看2006版《春香传》：

李公子随口感叹道：

“啊！……不错！很漂亮，漂亮极了！”

“少爷！她的老娘虽是个艺妓，春香可有骨气，拼死不当艺妓。她

知书达礼，针黹超群，文才出众，才德双全。不过，她还是跟老百姓家

的女孩子一样，是个未出阁的臭丫头片子。”

那个通引的语气中，对“未出阁”三字，特别加强了语调。李公子

听后，“嘿嘿”一笑，对方仔吩咐说：

“方仔，既然是个艺妓的女儿。你赶快去，把她带过来！”

方仔回禀道：

“少爷，您有所不知。这个春香小姐，雪肤花容，天生丽质，是

三南第一美人。听说，那些方佥使、兵府使、郡守、县监等人，还有一

些闲暇无事的花花公子，尽皆前往求见，但都被她拒绝。我看，这个春

香小姐，有春秋时庄姜的美丽，有周文王后太姒的美德，才如李、杜，

更具有娥皇、女英的贞操，真是倾城倾国的美女，确是千古巾帼中的淑

女。少爷！这决不是我乱说，您要想呼之即来，恐难办到呀！”（柳应

九 21）

我们可以看到1991版中梦龙是基于房子的介绍而对春香产生由衷的爱

慕之情，这种爱慕基于春香行为上举止端庄、道德上严以律己、才华上无以

伦比的优秀品质，说到底梦龙还是以道德评判为先。在2006版中，通过梦龙

的表述，“既然是个艺妓的女儿。你赶快去”，多的是一种轻佻与随意，透

出两班贵族的居高临下之感，兼具阶级压迫意识，并且新增添了房子强调春

香是未出阁姑娘的新情节，这时的春香对梦龙来说只是一次不经意的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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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戏的成分更浓，与后来梦龙解救春香的急迫与勇敢是大相径庭的。然而从

这种改动与变异却可以透视出时代的特点，充分地说明这时社会对男女关系

的态度比较开放与包容。通过细读还可发现1991版是梦龙按捺不住对春香的

思念之情深夜拜访春香家，2006版则是春香在母亲的允许之下主动到广寒楼

与梦龙相会。前一种通过男性的主动来刻画春香的矜持，体现当时社会对女

性在道德上的要求比较严格，而后一种改动则体现出当时社会对女性行为已

渐渐放宽。此外，关于梦龙与春香的新婚描述1991版用了聊聊数语来说明他

们每晚焦急地等待，天亮不舍地分手，从而恩爱渐深情谊日重，较少有性描

写。而2006版则专设一章来，用近20页的篇幅来描述春香与梦龙的洞房春

情。这些文本变异充分印证了由于历史发展及社会外部条件改变而导致人们

在性观念上的改变，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社会的开放程度及文化价值风向标。

除语言变异与文本变异外，不同的版本还存在翻译的变异，例如2006
版李梦龙在暗访时在路边遇到一个小孩儿，作者从头至尾将这个孩子处理为

毫不相识的陌生孩子。事实上，这个小孩儿即房子，是梦龙以前的仆人。由

于此处的错译，导致之后的情节断裂，小说情节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无法

解释梦龙为何要委托其他地方官将这个陌生的孩子进行秘密关押。另外，在

《春香传》中多处通过不同场合、不同人物之口来突出春香德才兼备，对于

她的文才最好的展现莫过于她身陷牢狱之后给梦龙的书信，且看两处译文：

一别之后杳无音信，不知在父母面前作儿的郎君是否平安，实为

惦念。北往南去不远千里，为何不见郎君的青鸟飞来？遥望北天，只见

乌云层层，想起公子心碎肠断。海棠花开，杜鹃啼，夜雨淅沥落在梧桐

叶上，独自坐在窗下，念着郎君哭泣，不知有几回。日日夜夜怀念着郎

君，在悲酸中度日……

只因不从新使道卞学道强点守厅之命，身遭严刑苦牢。我愿作冰雪

中的松竹终一生。不日将冤死在刑杖之下。

虽说世间广阔，却无处投奔藏身，虽说那日月明亮，却无处诉怨求

明断，写下最后一封信。愿公子万年享幸福，莫为没了春香把心伤。郎

君若有夫妻义，但愿照顾我可怜的母亲。（佚名 96-97）

这封信，写得缠绵悱恻，十分契合与梦龙离别后柔肠寸断的人物心理。

与之前梦龙离去时，春香的痛哭留别表露出的强烈情感也是一致的。信中对

自身所遭受的苦难一带而过，着力强调对郎君的爱意绵绵，对母亲不能尽孝

的人生遗憾，符合当时社会条件下人们对于道德情操的要求与社会伦理思

想，也充分地解释了春香这一女性形象为何得到朝鲜民众的历代喜爱，以致

这一故事在经过了几个世纪后还在不断地进行流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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睽别之后，虽鱼雁久疏，但我常在念中。郎君贵体无恙乎？贱妾

春香，命蹇运乖，突遭官方之迫害，无辜受刑，身陷囹圄，欲置妾于死

地，而后快行将魄飞黄陵之庙，魂游鬼门之关。小妾深知‘烈女不更二

夫’之道理，志坚不可夺，身虽万死不辞！小妾之生死，君自不知，特

驰书奉报。小妾死之后，所不能安者，惟老母孤苦靡依，流离失所，愿

郎君念小妾之情，有以处之，幸甚。（柳应九 164）

此书信采取文言文的形式，从字面上看典雅周正，对整个事件进行不动

声色的理性描述，对死后诸事进行妥善安置，但是缺乏情感的力量，少了女

性文笔的灵动，仿佛为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所代笔，既不利于读者与观众在情

感上产生共鸣，也不利于春香性格的立体塑造。

三、从《春香传》到《春香》：故事情节的跨国审美变异

时代不同人们对审美对象的认知、感受、理解与评判也是不同的。因

此，就出现了面对同一题材或相似的题材时，人们截然不同的态度、理解和

评判。我国朝鲜族作家金仁顺的《春香》就是基于对本民族经典文学作品

《春香传》的理解与把握的基础上进行故事重构。作为当代作家金仁顺有着

自己独特的审美观与叙事方式，小说《春香》既融入了她对于经典的理解与

接受，又体现出对经典的批判、改进与反思。由于作家的现代性眼光及与众

不同的审美批判意识，她在进行创作时体现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审美差异，

这种审美差异体现在文本中则是对经典的系列性颠覆与变异。总的来说，小

说《春香》审美变异可以从以下三个路径进行：一是人物形象的重塑与变

异；二是故事情节的置换与颠覆；三是经典性的消解与解构。

春香无疑是《春香传》中难以绕过的人物形象，传统经典中的春香是深

受儒家思想文化影响的贞节烈女形象。当梦龙赴京了无音讯、学道暴戾苦苦

相逼之时，她体现出的坚贞勇敢、大义凛然、誓死不从，实际上是儒家贞节

思想的外在表现。当狠毒的刑杖打在春香的娇躯之上时，她显得是何等的刚

烈。打第一道时她愤然诉道：“一道我的心，丹心一点红，不怕磨折苦，决

然从一终。无端打我太狠毒，我一股怨气冲苍穹。恩爱夫妻不到一年整，无

情之人天不容”（冰蔚 张友鸾译 63）。打第六道时，她诉道：“六道我的

心，一心想梦龙。哪怕审我六六三十六次，把我试刀锋；哪怕身死六万回，

我也不能从。我心中委屈怒气冲牛斗，万死一生决不变初衷”（冰蔚 张友鸾

译 64）。直到打了二十五刑杖，春香力竭声嘶、晕厥在地，旁观的男女老少

开始赞美其坚贞刚烈。春香的美与春香的贞节是分不开的，在这一点上符合

当时社会的审美文化心理，因此能唤起人们的普遍同情与赞美。

在金仁顺的《春香》中，春香原有的地位则让位于其母香夫人，月梅

也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香夫人”，春香则位居其次成了香夫人家里的春香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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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在金仁顺的笔下，春香是一位颇具科学甚至魔幻气质的小姑娘，二岁以

前靠吃拌了花粉的野蜂蜜过活，她瘦骨伶仃、从不吃饭，对气味有着独特的

敏感和感受力，能够辨识香夫人身上的各类气味：“我能闻出她早晨洗发时

是否在菖蒲水里滴了米酒和醋，沐浴时放了哪种花汁，薰衣用了哪样香草

〔……〕”（金仁顺4）。不仅如此，少女春香还经常一个人关在外祖父的药

房，翻看他留下来的医书，并热衷于各类配药实验。她治好了凤周先生的花

粉过敏症，通过调理将香夫人变得更加年轻美丽，甚至研制出了一种能让人

遗忘掉过去、无忧无虑的“五色”的药水。在性意识方面，春香懵懵懂懂，

与金洙有过身体接触。在与梦龙的感情中，她随意而略显轻佻，抱着无所谓

的态度来看待和梦龙之间的感情。《春香》中的春香有着强烈的职业追求，

希望成为一名药师。而梦龙最初只是将春香误以为是香夫人，在他看来，这

不过是一件稀松平常的狎妓事件。由此，我们看到了小说《春香》对经典作

品《春香传》的消解与颠覆，主要人物春香与梦龙已经不是对感情从一而

终、誓死守护的纯情男女，而是拥有现代开放的性观念的男女。

类似于许多后现代经典创作的续篇，从月梅到香夫人的转换，不仅仅是次

要人物在作品中地位的提升，还是作家现代创作意识在作品中的极力体现。在

金仁顺笔下，香夫人不再是地位低下、攀附权贵、做事唯唯诺诺的艺妓月梅，

而是一位女性意识特别强的女强人，她才貌双全、有胆有谋、以香榭为掩护做

着走私私盐的买卖，维持着奢侈的生活，并且经常告诫春香：“记住我的话，

春香，俗语说，男人是女人的天，但这个天，是阴晴不定的。越是指望着好天

气，可能越会刮风下雨。女人想过上好日子，只能靠自己”（金仁顺 97）。

她不但凭借一己之力使自己和春香过上了优越的生活，而且将香榭打造成了一

个收容社会弃儿的救助站。香榭俨然成了一个自由、独立、安静与幸福的乌托

邦，成为处于社会底层小人物的避难所。

在春香故事文本中，类似的人物形象变异不计其数。比如，卞学道原

本是一位风流男子，在盘索里传唱中的卞学道逐渐演化为一位凶残暴戾的荒

淫贪官，而在《春香》中他则化身为一位明察秋毫、具有着卓越的断案能力

的清官。《春香传》中香丹是一位忠心耿耿、尽职尽责的侍从，而《春香》

中的女仆小单却心思诡异、包藏祸心。《春香传》中的李梦龙是对春香一见

钟情的贵族两班公子，而《春香》中的李梦龙则是一位视感情为儿戏的浪荡

公子。在基本情节方面，与《春香传》的广寒楼初相逢、月梅家盟誓结合、

梦龙赴京赶考、卞学道严刑相逼、春香被害入狱、梦龙暗行相助、团圆后共

赴京城等基本情节不同，金仁顺的《春香》的故事情节发生颠覆与逆转。其

基本情节包括：香榭的修建、春香之父翰林按察副使大人罹难、香夫人门前

车马盈门、春香的成长、春香与梦龙相遇、香夫人走私私盐、卞学道阴险要

挟、春香酒中下毒、春香成为香夫人、梦龙成为皇帝的驸马、太姜传唱春香

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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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原有情节的颠覆与置换，故事情节发生完全的变异，人物也因此

拥有截然不同的命运。除了情节方面的一系列颠覆与变异之外，金仁顺甚至

直接在小说文本中直接揭示，即使在同一叙事作品内部，真实的春香故事、

盘索里说唱艺人太姜口中传唱中的“春香故事”、以写奇闻传记出名的书生

玉树笔下的“春香故事”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而这些春香故事在坊间流传的

过程中经过不断的流传与变异，衍生为各种不同的版本。因此，形成一个庞

大的春香故事群，也在此基础了形成了多样化的春香故事研究文本群。正如

金仁顺在小说中借用春香之口指出的那样：“这些都不是我的故事”（金仁

顺  195），而小单回应：“写进书里的时候，故事当然要改动改动了。要不

然，谁会看啊”（金仁顺  195）。可见，故事的流传变异与接受者的接受过

程中的变异已经成为故事发生与流传的必然。唯有充分地认识到故事流传过

程中所发生的种种文学变异，才能更为精准地理解一部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特

征及这一时代所独有的审美观。

从“春阳”到“春香”，从《春香传》到《春香》，春香故事在世纪流

转中不断地发生着变异，以便适应处于特定时代人们内在的审美需要。“外来

影响的发生，决不是历史上孤立的偶然现象，而是来自于接受者的社会条件和

时代环境对文学的内在需求，接受者根据自己的需要过滤外国文学的元素，

从而产生适合自己需要的变化。从这个角度看，民族文学对外国文学的选择

和接受，既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社会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因此正如

韦斯坦因指出的，文学接受研究指的是对文学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Cao 
162）。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依然不能排除对文学的社会学及心理学研

究，文学文本在外来影响的基础上发生变异正是社会条件、时代环境、民族文

化、接受心理等在文本上的具体显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春香故事进行变

异学研究，既是追溯当时社会不同的民族文化接受心理状况的基本途径，也是

探讨当代文化创新的基本路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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